
川东大竹的竹海公园，再游时，恰逢
冬雨淅沥。雨中的竹，别有一番情趣。

白夹竹、楠竹、斑竹、慈竹、苦竹、金
竹、凤尾竹、水竹、刺竹、蓼叶竹、罗汉竹，
擎天玉柱，直指苍穹。千竿万竿翠竹，身
姿颀长硕大，密密匝匝，铺天盖地映入眼
帘，似锦帐、如绿海，将满心满眼的绿毫
不吝啬呈现。

竹林蒙着白白的雨烟，若轻纱、似薄
雾，如梦如幻，让人如处仙境。是的，恍
若无人的仙境。而竹，是仙子，在薄烟中
袅袅婷婷，枝叶微漾，却又挺拔巍然，一
身浩然正气。

不由想起故乡的女子，人们爱称其
为竹女子，清秀、深情而又坚贞。烈士徐
相应筹措活动经费，要卖掉妻子的嫁妆，
妻子毫无怨言，鼎力相助。故乡的女子，
就如这竹，一枝一叶，总含深情厚意。

雨水，聚集于竹叶，然后从叶间滴滴
沥沥。整座山，全是簌簌的声响，如成千
上万条蚕吃桑叶，沙沙声一片。一声又

一声，声声紧锣密鼓，你追我赶，织成连
绵不绝的乐曲。

云气氤氲雨意迷离，向来是画家的
天下。竹中听雨，则是文人的雅趣。王
禹偁贬至黄州，破大竹为屋瓦，夏日听骤
雨如瀑，冬日听大雪如碎玉落地，弹琴时
琴音和谐，吟诗时诗韵清新，下棋时棋声
丁丁悦耳，投壶时箭声铮铮动听，其中之
乐，“皆竹楼之所助也。”

王禹偁自言：“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
自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斯终身
以行之。”他的百折不挠，正是竹的写照。

大竹人又何尝不如此？革命志士，
为真理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大竹杨通
乡，有“川东小延安”之称。大竹人尤其
爱竹，房前屋后，总有几笼幽幽翠竹。

犹记年轻时，血气方刚，登上竹海瞭
望台，见满山翠竹，一碧万顷，胸中豪气
万丈，顿觉天下任我书写。成家后携稚
子游竹海，记得那日阳光明媚，深深浅浅的
竹影如水墨，斜照林间穿梭的小女身上，只

觉岁月静好。这次来，听竹林细细琐琐的
密语，居然有在林间修竹屋之梦想。

朋友说，若冬日下雪来，竹林覆雪，
苍茫一片，更有滋味。是啊，同样的竹
林，不同的季节，领略的风味截然不同。
那日与同事讨论“温故而知新”的写作，
我说最好的例证是读书。如读《红楼
梦》，少年看不懂，青年看不进，中年看再
读，意味深长。看似满纸荒唐言，却是一
把辛酸泪。看风景，又何尝不如此？

又忆起蒋捷的《虞美人·听雨》：“少
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
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
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
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而今，我
虽有华发，而能携几友雨中听竹，细看云
烟缭绕，领略故土风情，感受钟灵毓秀，
亦是人间乐事。

竹海有亭曰长竿亭，上镌联云：“倘
身不正哪得刚直其性，唯怀当虚则有高
节之德”。竹若此，为人，又何尝不如此？

大雪节气，我冒着蒙蒙冬雨来到了青
神县的汉阳湖。

汉阳湖，其实就是岷江的一段。岷江
水从岷山南麓走出，一路上接纳沿途涓涓
细流，汇入点点滴滴的雨，匆匆忙忙来到
青神。青神人爱水，爱岷江，想与岷江水
拉家常，诉离别，话衷肠，用一条“彩带”挽
住岷江水，建起了汉阳航电枢纽。

岷江水于是放慢了湍急的脚步，停了下
来，靠岸歇歇，汇成浩瀚的水面。岷江没有
了奔腾的气势，没有了咆哮的呐喊，没有了
起伏的浪峰波谷，像一位多情的女子，小鸟
依人般，温婉妩媚，轻轻流动着软绵绵的韵
律。岷江水选择了汉阳码头停靠，江成全了
湖，人们送她一个古老的名字——汉阳湖。

汉阳湖太大，水太多，天空飘落的雨
太细太小，落在湖面上，湖竟然没一丁点
感动。仔细一瞧，原来这细小的雨似乎还
没落到湖面就变成了雾，薄薄的，在湖面
上扭动着丰腴的腰肢，湖面柔美了许多。

雨雾淡化了湖与天的边界，极目远
眺，水天一色，远岸的浅丘，近岸的树木，

粉墙黛瓦的民居，还有天空厚重的腆着大
肚子像要临产的云，在雾里，在湖里，在我
眼里，海市蜃楼一般，美着呢。

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岷江，自蚕
丛沿岷江流域南迁，结茅为庐，繁衍生
息，千百年来，滚滚岷江水浇灌出古蜀国
的农耕文明，造就了岷江流域的丰饶与
富足。汉阳古镇曾经因岷江而兴盛；人
们围江筑湖，汉阳湖宽阔的水面平添了
两岸的距离感，湖水湮没了河床的嶙峋，
妩媚了两岸的风物，妩媚的风物丰满了
水的风姿，忆村因汉阳湖而时尚。

岷江是古老的，汉阳湖是年轻的，水
造就了岷江，水成就了汉阳湖，水是它们
的祖宗。水，来了去，去了来，循环往复，
不离不弃，不忘来路。悠悠岁月里，水润
千里沃野，青衣之神劝农蚕桑，在岷江两
岸开启最为古老的农桑经济区和丝绸之
路；水为李白推舟，“峨眉山月半轮秋，影
入平羌江水流。”从诗人心底流出，亘古以
来，平羌三峡那浩瀚烟波一直都活在诗
里；水为苏轼作媒，“唤鱼联姻”的人间佳

话，让世上的有情人咀嚼成瘾；水约黄庭
坚、陆游、范成大等文人墨客流连于青神，
阅山读水，刻下一道道闪光的人文屐痕。

水磨圆了石头，磨软了河床，磨平了
惊涛骇浪，却磨不老时光。

如今，水约我来到汉阳湖，湖水正排
队走过汉阳航电枢纽，走向长江三峡。风
光旖旎的汉阳湖已经被青神人民放进了

“水上丝绸之路”和“茶马水道”的历史画
卷，与蚕丛古蜀文明、丝绸蚕桑文化、李白
出川、苏轼南行等历史文化古迹一道，联
袂温婉多情的忆村、古朴宁静的汉阳古
镇、禅音邈邈的中岩寺，婉约成青神的优
美文化旅游。

我在岸边流连，乘船游弋湖面。我把自
己画进了画中，怎么也走不出来。我站在画
中，有些湿冷的风轻声问我，生命中有这么
一片湖，有这么一条江，究竟有几多幸福？
面湖而居，有几人能成为这江这湖的知音？

我望着雨中的汉阳湖，湖水默不作
声，湖面上一朵朵浪花正仰头深情地望着
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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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卡巴端镇
□杨红英

不忘来路汉阳湖
□蒲光树

再游竹海
□朱晓梅

周日的清晨，抑或每个黄昏，走出学
校，在菲律宾卡巴端纵横交错的街道里
选一条路，或拐弯前行，或直走。

有时，走上石子路，走向开阔的原
野，一望无际的稻田中，一棵椰子树在风
中沉吟，目之尽头是一幢红白相间的大
院，感觉就是人家最美的存在。

有时，踏上更荒野的鹅卵石路，在茫
茫的玉米地旁，偶遇一两个骑着自行车、
举着一把牧草的清瘦农人，或是几头向
我们、向天空、向更远处的牛群哞哞叫的
家牛，抑或几头奔走在道边一边咆哮一
边后退的矮种狗，心绪也挺美好。

有时，涉入一片散漫的无路可走又处
处是路的沙地，撞上奔腾着茫茫黄水的大
河，河面宽阔，远看平如大道，近瞧却不时
打着漩涡，像在讲述着深不可测的故事。

间杂在茫茫原野和牛群之间的，是
一两个独立的灰砖房屋。不像国内的房
屋聚集在一起，也不像卡巴端镇上的房
屋那样讲究独特的样式和精美的布局。

在这里，生活简化成一家人躺在房
檐下的长条板上乘着凉，吹着风，然后微

笑着向我们这些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打
招呼。

曾有同事在行走途中，被一座中国式
的篱笆院所吸引。拍照时，遇到主人家殷
切的招呼，不仅毫无障碍地与祖孙三人合
照，还享受了院子里新摘的牛油果。

其实，同事说不了几句英语，主人家
也听不懂汉语，却在微笑和手势的指引
下，让同事选择了带着牛奶和饼干再一
次从原路出发，访问那个美丽而友好的
院子。据说，两三岁的小女孩依偎在她
的怀里都不愿下地玩耍，到了要离开时，
眼里满是不舍和依恋。

每一次，我们归来时，就有同事问：
“去哪里了？好看吗？看到什么了？”大
家到菲律宾来的目的，除了工作，还有什
么呢？许多人最想的是去旅行，去看看
异国知名的风景。

可是，匆匆的步履间，咔咔的拍摄
中，大饱眼福之际，留下的是什么呢？与
其目的明确跟随潮流朝着画中景象奔
走，不如巧遇在平凡的大地上，撞见在别
人的生活里。就像那一家人的招呼，那

祖孙仨的留影，是我们与这异国交集的
故事里最美的记忆。

昨天下午，一场行走与丈量后，回到
卡巴端干净整洁的街道，遇到晚饭后游戏
的一大拨孩子和路边乘凉的大人，我们微
笑而过。两个大眼睛男孩子，坐在小商店
的门口，争着用汉语“你好”招呼我们，而
后腼腆地说着“Good afternoon”，好似他
们自己的语言也变得生疏起来。

多么青涩的友好！在这看似最简单
的交流方式里，有我们在这镇上行走两
个多月的映照，也有曾经那一拨一拨的
中国外派教师留下的财富，更有生活在
卡巴端大院里那一个个华人带来的真诚
印记。

陌生的人与陌生的大地之间，在双
脚的丈量中，在微笑的招呼中，在幸福的
拍掌里，酝酿出的是人间最美的情谊。
不管未来在哪里，这终究是生命里最美
的存在。

不管别人眼中的菲律宾是什么样子
的，在我的眼里，她就是值得我用双脚去
丈量的平凡而温暖的大地。

前两天，蕨溪的天宫山下了一
场大雪。在低海拔的宜宾，这是不
多见的。我们上山赏雪，目标是天
宫堂。

车到半山，山色开始变起来，原
本葱绿的树枝上，逐渐披上一层白
纱，越往上走白越浓。上到一块山
间平地时，山峦早已被皑皑白雪覆
盖，大地一片白茫茫。这里就是天
宫堂，黄山茶场的大本营，上千亩的
梯状茶带上，白色弯弯曲曲，条条块
块，与天地浑然一体，银装素裹，宛
如一幅充满诗意的水墨画。

大家匆匆下车，要好好欣赏一
番这难得一见的北国风光。婀娜多
姿的美女们，更是逸情于这林海雪
原中，纵情嬉跃，神采飞扬，明眸顾
盼间留下不少倩影。

天宫堂的主峰是天宫庙，要上
去，得走一两公里的山路。这时，萧
萧瑟瑟的天空中，又飘起雪来。一
路山峰崚嶒，厚厚的积雪将路给覆
盖了起来，稍不小心就有滑倒的危
险。路旁，形如龙蛇的树上，厚厚的
积雪将树枝压得弯了下来，适时风
动，忽听得“哗”的一声，大片积雪便
掉下，泛起一道白雾，宛若梦境；更
有晶莹透明的晶体依附树梢，玉树
琼花，美如童话，给人无限的遐想。

再往上，路面越来越窄，有一段
简直就在一道光滑的山脊上，两面
光光的，宛若一条银龙盘踞山脊。
人说无限风光在险峰，这路虽然行
走艰难，但更加刺激。大家相互提
醒着小心前行，话语也少了许多。

峰回路转，山路穿沟过壑，一座
红得耀眼的建筑展现在眼前，天宫
庙到了。说是一座庙，其实就只是
山顶一间只有一二十平方米的房
子，但幽静古朴。庙门的两边有一
副对联，上联是“孤峰千载浮云深处
藏仙迹”；下联是“古茶几棵断岩谷
里展琼枝”。

小小的庙堂内，供奉着几尊神
像。庙内有一位60多岁的大姐在
坚守着，微笑地望着进出的人们，慈
眉善目。我与大姐交谈，得知这庙
建于明代。

大姐对我说，你不要看这庙堂
小，这可是祭拜玉皇大帝的地方。
近日下雪，来的人不多，要是在正月
初九，人就多了，那天是玉皇大帝的
生日，香火旺得很。原来下面还有
一些庙宇殿堂，如今就只剩下山顶
上这个天宫庙了。她滔滔不绝地讲
着天宫庙的故事，兴致不减。

我向大姐告辞，走出小庙，一阵
寒风吹来，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慢
慢静下心来后，围绕着小庙走了一
圈，要观赏一番这“天上人间”的美
景：近处，陡峭的山坡上雾气蒸腾，
大雪把地面覆盖得严严实实，只有
少许树梢还露出丝丝绿意；远方，茶
地梯带勾出的隐隐线条，随着山势
画出弯弯曲曲的图案，慢慢淡去。

据介绍，这天宫堂海拔 1213
米，是一个“五龙捧珠”之地，人称

“天庭中堂”。我放眼望去，真有五
座山脉从不同方向，汇聚在这制高
点的天宫庙。

人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这冰
天雪地更是如此。下山时，大家横
着脚步，小心翼翼地往下挪动。到
了平缓之地，这才放下心来。再回
头看那云雾中的天宫庙，朦朦胧胧，
韵味悠然。

雪韵天宫堂
□何卡林


